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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听说我在校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文，特意写信来，要 

我在书出版以后，务必给他留一册。他说，他还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刚上小学的时候， 

抓到过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翻了一个稀烂，原书却至今不可原谅地没有读 

过。他很想读一读。他说的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不仅人人读，而且多次读，认真读，读 

了以后就见诸行动。前不久我们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寄语大学生，谈人生的意义，一开 

头就说，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伴随了他一生，鞭策他抓紧每秒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 

些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这位老教授的情况， 

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中间，也有代表性。 

    年轻的也罢，年纪大的也罢，读过的也罢，没有读过而想读的也罢，都认为《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其实，作品发表当时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 

早就证明它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了。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 

团基层干部。１９０４年出生在乌克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 

但是其中确实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 

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也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 

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拿起唯一还能利用的武器—— 

笔，不，说笔也不准确，因为后来他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 

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想。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在近乎绝望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 

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现实生活中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是 

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开头吃了个闭门羹——退稿。后来经过朋友 

们的努力，才被一家杂志社小心翼翼地接受。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１９３２年 

和１９３４年分１１期刊登在并不显要的位置上，而在这三年间，评论界却对它不置一 

词，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真是难堪的沉默。 

    另一方面，读者却并不理会评论界的冷漠，也没有等待谁的推荐和指引。还在手稿 

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长队。 

人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每一期杂志的出版。信件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有一位读者直接给 

作者写信：“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 

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 

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 

读者的激动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评论界却继续沉默。直到１９３４年末，著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来到黑海之 

滨的索契市，在一间小厢房里找到木乃伊似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采访，并于１ 

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通讯报道《英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 



字和事迹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大报上，一夜之间传遍城乡各个角落，成了一个传奇式的 

英雄人物。同年１０月，他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作者１９３６年１２ 

月２２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他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 

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并不是为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急于了解事件是怎样 

发展的，结局又是如何。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他们早已熟知。他们一再阅读这部作品， 

只是因为它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 

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也同样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书最早由 

梅益同志据英译本译出，１９４２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 

代的青年受到它的教育和鼓舞。保尔·柯察金同我国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 

焦裕禄等英雄一样，受到青年的普遍崇敬和爱戴。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 

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 

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 

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被许多人记入笔记本，挂在床头， 

贴在墙上，当做人生的座右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以来，六十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 

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 

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精神成了时代的旗帜。这个形象从诞生之日起便跨出 

国门，成为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 

    保尔精神也早已超越时代的界限。当今的时代，同保尔那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已经有 

了很大的不同。拿我国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有一大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现实生活未必再要求我们像保尔当年那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去攻占一个城堡，也未必 

要求我们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踩着寒冷彻骨的烂泥去修建小铁路，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军中，保尔的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 

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那种不畏任何艰 

难险阻，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却 

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保尔精神仍然是我们 

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推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 

    用今天的目光看，作品的若干段落章节，例如在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 

政策某些侧面的描写上，不无偏颇之处。 

    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迹。如果我们熟悉本书创作的时代背景，那么，这些瑕疵也就 

不难理解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作者在世时和去世后，都出版过多次。这些版本在文字和 

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三十年代后期被清洗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在以后 

的版本中都被删去，平反后才得以恢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改动。１９８９年苏联青年 

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新的三卷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其中所收的《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根据作者１９３６年末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和手稿作了校勘，是一个重 

新整理过的文本。该书又在附录中以注释的形式刊出了过去俄文版中未曾发表过的部分 

手稿。新文集的编者认为，这个版本应该是最符合作品原貌，并能成为今后各版蓝本的 

规范文本。承蒙莫斯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国家博物馆和新文集编者的好意，寄赠我一 

套，使我这次得以根据新版本将译文校阅一遍，并将新发表的文字补译出来。为方便读 



者阅读，新增的译文已直接植入正文中。有兴趣研究版本差异的同志，则请查阅１９８ 

９年的俄文版本。 

    同过去的译本比较，这次新增的部分大概有近四万字的篇幅，分散在全书不同的地 

方。短的一两个词、一两句话，长的则有一二十页，甚至可以单独成节。内容涉及许多 

方面，如少年保尔和冬妮亚、红军战士谢廖沙和丽达、保尔和达雅的友谊和爱情，红军 

的战事，小市民的心态，保尔的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 

派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场景，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修改。 

    这样，这次的中文版，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新的全译本了。 

    本书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７６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出版的是 

孙绳武同志，责任编辑是王家骧同志。 

    他们两位都是翻译界的前辈，为本书的出版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如今绳武同志已 

经光荣离休，家骧同志则不幸作古，我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深切的怀念。 

    黄树南 

    １９９４年７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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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 

瞪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过来吧，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帐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 

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 

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 

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 

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 

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 

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 

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 

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 

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磴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 

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 

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撒进去了。谢廖 

沙倒没事，我可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 

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让 

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 

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 

到非常奇怪，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又怕挨骂，没敢做声。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 

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前创造的，保尔对此深信不疑。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 

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 

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 

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 

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混帐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 

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 

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 

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 

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赶出教 

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 

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 

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 

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 

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 

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 

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 

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 

“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 

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 

干哪，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 

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都看 

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 

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 

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 

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 

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 

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 

    小朋友，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ａ”音 

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不禁有点高兴 

起来。 

    “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我现在干 

些什么呢，大婶？” 

    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同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统统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是 

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 



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 

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 

挺认真。那些老爷们很挑剔，总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 

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是摆设，他是个草包。什么都是他老 

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 

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 

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 

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 

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 

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 

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刮子。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 

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 

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 

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名叫阿尼西娅的，望 

着他刚掩上的门，说：“瞧，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 

没办法，才打发来的。” 

    “是啊，挺好个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过两天跑累了，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头都很卖劲……”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 

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 

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不呲咧的眼睛看了看保尔， 

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乐意七点，谁就七点好了，你得六点来。要是再罗嗦，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 

大疙疸。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 

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 

给开除，才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别吓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明天 

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 

    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 



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 

    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就是。 

    “妈大概起来了，我呢，才下工回家。”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 

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倒也不坏，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生，现在我真 

想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 

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要不是怕给撵出来，我 

恨不得立时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 

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 

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 

揍。”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着桌子，目不转睛 

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 

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 

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 

    “唉，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多叫我操心 

哪！”母亲诉苦说。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 

心，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要你的好看，叫你脱 

一层皮。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 

得闯点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 

人倒脏水，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 

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 

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也弯够了。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关照母亲说：“我出 

去个把钟头，办点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 

候，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 

    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 

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开到各地去。有的 

从前线开来，有的开到前线去。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送到前线去的是大 

批穿一色灰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 

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 

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 

他经受了许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 

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 

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 

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劳。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 

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 

大赌特赌，打起“二十一点”和“九点”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 

他们有这么多钱，保尔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能捞到三四 

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的。有了钱就大喝大赌。保尔非 

常憎恶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 

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也就是把菜端 

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有了钱就喝尽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这帮下流坯，别看他 

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摆阔气。” 

    他们常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养得滚圆的老婆领来。“他们的 

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 

    保尔这样想。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 

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 

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 

    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 

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 

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 

着他。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更加感到烦闷了。 

    这个爱笑的、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保尔这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 

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的争吵叫骂， 

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 

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洗刷间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上来，他想起了弗罗霞。那时的情景 

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 

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那里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从上边走下来。保尔连忙躲 

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过去。楼梯下面黑洞洞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转了个弯，朝下面走去，保尔看见了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正在这时候，又有人从上面轻轻地快步跑下来，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普 

罗霍尔，你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掉头朝上面看了一眼。 

    “什么事？”他咕哝了一句。 

    有人顺着楼梯走了下来，保尔认出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挣脱胳膊，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 

    “可是人家给你的是三百个卢布啊。”弗罗霞抑制不住自己，几乎要放声大哭了。 

    “你说什么，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挖苦她说。“怎么，你想都要？好小姐，一 

个洗家什的女人，值那么多钱吗？照我看，给你五十个卢布就不少了。你想想，你有多 

走运吧！就是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 

一夜，就挣五十个卢布，你得谢天谢地。哪儿有那么多傻瓜。行了，我再给你添一二十 

个卢布就算了事。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我给你拉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身到厨房去了。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了两句，接着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了这场谈话，又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把头往柴堆上 

撞，他心头的滋味真是不可名状。 

    保尔没有露面，没有做声，只是猛然一把死死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轰的一声 

掠过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想法：“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罗霞，弗罗 

霞……”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我要是 

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个无赖！我怎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大、那样壮呢？” 

    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火苗抖动着，聚在一起，卷成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 

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讥笑他，嘲弄他，朝他吐舌头。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哔剥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之后，擦着手。厨房里已经没有 

别人了。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了。夜里，厨房可以安静三个小 

时。 

    这个时候，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厨房里的这个小徒弟跟黑眼 

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面。保尔也在墙 

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说：“坐下吧，克利姆卡。” 

    厨房的小徒弟爬上劈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 

“你怎么啦？对火作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现在这一对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利 

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 

的神情。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保尔：“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 

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看看，这 

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 

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 

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一个伺候不到， 

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 

到，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 

会听见的。” 

    保尔抽身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 

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他们都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 

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哪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 

马上就会给赶出去。她们能躲到哪儿去？她们都是些难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们 

总得填饱肚子，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任人家摆布。” 

    保尔讲起这些事情，是那样愤愤不平，克利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急 

忙站起来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积愤。 

    “拿你来说吧，克利姆卡，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 

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利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给宪兵抓走了，还搜走了一些什么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利姆卡莫名其妙地瞧了保尔一眼。 

    “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了耸肩膀，说：“鬼才知道！听说，谁要是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吓得打了个冷战。 

    “难道还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 

    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 

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 

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 

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 

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 

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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